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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的号角吹响
满怀激情斗志昂扬
澎湃的初心坚守的使命
凝聚起铁军磅礴的力量

五心绘就的旗帜飘扬
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五心凝聚像花儿一样绽放
高唱着园林先锋的理想

啊，拼搏奋进在路上
意气风发，豪情万丈

啊，勇担重任在路上
筑梦安康，逐梦安康

两岸华灯一城幽香
大桥飞架连起了汉江湖光
科技先导大国工匠
筑造起坦途铸就了梦想

为了我们的生活宁静安详
时刻准备着待发整装
抢修整治哪怕雨大风狂
只为那欢声笑语在城市中回荡

啊，拼搏奋进在路上
意气风发，豪情万丈
啊，勇担重任在路上
筑梦安康，逐梦安康

那跨越四季的一抹橙色
展示着我们勤劳奉献的形象
永远在路上
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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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沉重的，死亡是轻盈的。
从我记事起婆婆就生活在毛坝，那里有婆婆一生中

最美好、最重要的回忆，有她的一切，包括她的爱情。 婆
婆是我母亲的母亲，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我应该叫她外
婆，可我和我的表弟表哥们从小就叫她婆婆。

毛坝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 据说，明清时期官府
在此设立关防，所以，又叫毛坝关。 婆婆的院子位于毛坝
的正街，沿着一磨长长的梯子下去，再走过一条巷道，走
进红色铁门，再上一磨梯子，就到了婆婆的院子。 院子里
摆满了一盆一盆的月季花和芦荟。 婆婆说月季最好养，
花色喜庆，都是红色的，也比其他花慷慨大方，它一年四
季都会开花。婆婆细心地照顾着那些月季花，浇水、剪枝、
施肥，一样不落，所以，院子里的月季花长势很好。 婆婆
也喜欢摆弄那绿油油的芦荟，她隔几天会剪掉一片芦荟，
用芦荟肉一遍一遍地涂抹在脸上。 婆婆说这样涂脸，皮
肤就会很光滑。 那一年夏天，我回父母家前也摘走了几
片芦荟，回到家我也像婆婆那样用芦荟肉一遍一遍地擦
脸。 婆婆没有骗我，芦荟擦完脸，皮肤真的光滑细嫩。 如
今，皮肤早已不像小时候那样水嫩，可我也没有院子里的
芦荟擦脸了，只能随时光流逝慢慢老去吧。 岁月流逝是
可怕的，却又逃不掉，逼着我们往前走。 它总是想在你身
上、记忆里留下它的痕迹，证明它来过。 就像年轮，便是
它留给树木的痕迹。

婆婆的院子种满了花和各种果树，还有一片小菜地，
菜地里种的小葱和辣椒。 婆婆的院子装满了五颜六色葳
蕤的生命，她心里也装满了爱和回忆。 婆婆说，“月季花
是你外爷最喜欢的花，苹果树、柚子树、橙子树、梨树都是
你外爷亲手种的。 你外爷临死前说过，院子在，家就在。 ”
院子里的一切都镌刻着婆婆和外爷的爱情，他们的爱情
从未老去。

周末的早晨，卖碗儿糕的婆婆路过院子前的铁门，干
净的白布下面是热气腾腾的碗儿糕。 婆婆总会叫住她，
花四毛钱买两个碗儿糕，热热的碗儿糕沾上白糖，白糖瞬
间就化开了， 酸酸甜甜的碗儿糕便是我和婆婆的早餐。
如果表弟回来，婆婆就要买四个碗儿糕，因为表弟要吃两
个。 有时，婆婆会端一个凳子，坐在堂屋前，边吃碗儿糕
边看着路过铁门前一个一个的熟人。 婆婆会笑着大喊
“来哦，到屋坐一会儿，给你泡茶喝！ ”一般情况下他们都
会说“不了！ 要买菜回去做饭了哦！ ”偶尔，也会有周围的
熟人到院子来和婆婆唠唠家常。

夏季的夜晚，婆婆会搬出她最喜欢的白色躺椅，悠闲
地躺在椅子上，摇着那把羽毛蒲扇驱赶蚊子。 冰箱里有
婆婆批发的冰袋，一个长方形塑料袋里面装着橘子味的
饮料，冻硬了就是冰袋，没有哪个小孩不喜欢吃，我也不
例外。 我记得一个冰袋两毛钱。 婆婆会一次性会买一箱，
一箱足足有五十袋，老板就会给婆婆按批发价算，一袋一
毛二分钱。婆婆规定我一天只能吃一个。我总是趁着婆婆
在院子歇凉时，躲在那间被婆婆拖得干干净净的大卧室
里偷偷啃规定以外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冰袋。 隔几
天，婆婆看着冰箱里快要见底的冰袋产生了质疑。 她瞪
大眼睛看着我，问道：“冰袋怎么少了这么多？ ”我不敢看

她的眼睛，小声说道：“我也不知道。 ”婆婆边整理冰袋边
说：“这怕是要给冰箱上把锁了！ ”

婆婆没有给冰箱上锁， 我也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偷吃
冰袋了，因为吃太多晚上要不停地上厕所。婆婆看着我若
有所思地说：“你又没喝水，怎么晚上总上厕所？ ”从婆婆
质疑的眼神中， 我感觉她好像把我总上厕所和消失的冰
袋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了。

小时候的时间过得很快， 特别是冬天。 我不喜欢冬
天，因为冬天天黑得早，天黑婆婆就要叫我回去睡觉，仿
佛让我必须睡觉的不是时间， 而是比其他季节早到的夜
幕。婆婆总是在我还没玩够的时候就喊我回家睡觉，每当
婆婆站在院子大声喊“佩佩，回来睡觉哦！ ”我知道婆婆已
经看完了中央一台的天气预报， 至少是听完了西安明天
的天气情况。 婆婆一直说：“西安啥天气我们这边就是啥
天气。 ”在我没上初中前我也一直这样认为。 睡觉前婆婆
会烧一壶开水， 然后灌满那个在医院找的大号的输液瓶
子，再用毛巾把瓶子包得严严实实，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
那个瓶子很烫，我总是会嫌弃的踢开它。 婆婆却说不烫，
可她两只脚来回踢那个瓶子，嘴里还发出“嘶嘶”的声音。
第二天起床，那个瓶子还是在我脚边，瓶子还是温热的。
我没有被瓶子烫到，也没有被冻醒。

婆婆说，我九个月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到了毛坝。我童
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婆婆陪我度过的。没有父母的陪伴，
我总是觉得孤独，敏感又脆弱。 童年的忧伤短暂又单纯，
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为我拂去忧伤。因为爱哭，我经
常被周围的小朋友叫“哭笼包”，这个外号不是我喜欢的。
每当我哭泣时，就有小朋友喊我“哭笼包”，越喊我哭得越
厉害。婆婆会生气地吼“不能这样喊！再这样喊她，就别去
我们院子摘苹果吃！ ”吼完小朋友，婆婆又会吼我“你眼窝
子怎么这么浅，只知道哭，以后有啥出息！ ”

我记住了婆婆的话，却没有做到不爱哭。人的眼睛总
是很奇怪，装得下山川大海、人来人往；也装得下漫漫岁
月，生老病死，唯独装不下浅浅的泪水……

关于婆婆和婆婆的院子， 就这样长久地扎根在我
的记忆里，成为我生命中冗长而持久的忧伤。 曾经院子
已经修起了两栋高楼， 铁门前和婆婆打招呼的老奶奶
们也都不在了。 不慌不忙的童年，已经成了想回却回不
去的过往。 如今，已过而立之年，我依旧敏感脆弱。 我的
生活总是热泪盈眶， 我还像小时候那样， 时常觉得孤
独。 可是，治愈我的院子早已不在。 我想，如果我能成为
一名作家，这种热泪盈眶或许会是礼物。 否则，我将是
万千怯懦灵魂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这个想法婆婆不知
道了。

我的出生地不在毛坝，父亲的故乡也不是毛坝。可我
始终觉得婆婆的院子才是我的故乡， 那里记录着我童年
最炙热的回忆，是我回不去的地方。

毛坝关，不是埋葬婆婆的地方，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也许有一天， 多年前
那个爱哭的孩子会成
为一名作家。 我想，她
依旧会热泪盈眶……

站在秦岭腹地平河梁高耸的山脊上，风中的树，褪去华美的
外衣，山岭开始沉淀，酝酿一个冬季，为春的勃发积蓄力量。

一阵阵刺骨的寒风向山城宁陕袭来， 处于 210 国道线上的
平河梁，初冬里比平日里多了一份朗硬与坚强，不同于夏日的草
木葱郁。 山岭之上连绵无际的树木，呈现出最原始的褐色枝干，
像是用笔墨狼毫写出的书法，一挥而就，苍劲有力。 一排群山之
巅，遥望远方，沟壑内云雾缭绕，一层层山一道道岭昂首翘足，棵
棵苍松，虬枝纵横，风霜高洁，山水明丽。

山城初冬的夜安逸舒适，冷风时而拂过大地，天地一片沉寂，
在静默中，天空纷纷飘扬起雪花，如同一个个轻盈的精灵在空中尽
情舞蹈……纷纷扬扬，飘飘洒洒。 洁白又渺小的它，在夜风中绽放,
从天上恣意飘落下来，在山城四周像拉起了白色的帷幕。

翌日清晨，橘红色的阳光从云雾中露脸，宁陕境内已是一片银
装素裹，从空中俯瞰，山岭被洁白的雪花披上了一层银装，尽情地
酣睡不醒，在氤氲迷雾的笼罩中，阳光悄然给它们涂抹上了一层霞
光。

平河梁上，绚烂山河也逐渐变了一副模样。 雪仍然不紧不慢，
时而沙沙作响，有的堆在地上、有的停在树尖、有的亲昵游者的脸
庞。 只要是树，远的、近的、高的、矮的都成了凛凛的雪塔，有的线条
舒缓，有的线条厚重，真是气象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万千景象。 整
个山川、河流、树木都沉浸在雪中，山林如同身披白色戎装即将奔

赴沙场的千军万马，闪着寒冷的银光。 那绵绵的白雪装饰着世界，
粉装玉砌，皓然一色，构成一幅幅绝美景象。 国道在云雾和白雪的
映衬下，好似一条巨龙盘旋在莽莽秦岭山巅，若隐若现，一树树玉
树琼枝在山风的轻抚下摇曳多姿。 在午后的阳光里，那满树的冰挂
雪凇，晶莹剔透，熠熠生辉，远远望去，白雪黛山、秋韵与白雪交相
辉映，分外妖娆，天地间勾勒出一幅悠远厚重的水墨画。

大山无语，森林无语，唯有雪，痴痴地眷恋着朴实的大地。 午
后，雪地里奔跑着松鼠，还有在树林飞来飞去的鸟雀。 那“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场面，让摄影人怦然心动；那种荒凉空
旷的美，恰似一幅幅水墨画般的场景，让摄影人流连忘返；那皑皑
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幻出千奇百怪的光影，让摄影人频频按动
快门。

白雪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人们款款而来，滚雪球、堆雪人、
溜冰、打雪仗等，还可以走上大草甸体验高山滑雪、挑战山地越野
的惊险刺激……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无不尽情释放，嬉闹声、欢笑
声把树上的雪都震落下来……

凛冽的山风中，河流结着厚厚的冰层，我还能嗅到一种特殊
的气息，那是土味，是滋润万物的味道。 大秦岭孕育着永不枯竭
的诗情，只要想起那些清冷的绝壁山峰、傲然挺立的山林、一望
无垠的高山草甸、风景壮丽的林海雪原，心就有在海拔 2299 米
大地上梦回千年。

和许多小吃店、餐饮店不一样，这个酸菜面馆店面位置不打
眼不说，甚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 几个月前，从外地回到老
家，有一天清早，一起晨练的朋友说：等会儿晨练完了，陪你去个
地方吃碗酸菜面吧，很好吃的。怕我不相信，朋友又追加一句：你
吃了二天还想吃。 我便笑，觉得有点直播带货：怕是八竿子打不
着的亲戚开的，让你做免费广告！

朋友说，跟亲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晨练毕，两人漫不经心，
沿着柳树掩映的河边小道，朋友带我拐进一条窄窄的小巷。在小
巷尽头，朋友赞不绝口的酸菜面馆出现了：两间不大的门面，一
间是操作间， 另一间摆放着几张餐桌和七八把椅子， 桌椅很普
通，但收拾得很干净，看不到一丁点儿油渍。此刻，来此消费的食
客不多。 在操作间忙碌的女店主见了朋友， 露出白白的牙齿一
笑，向我也礼貌地点头打招呼。 朋友显然是这里的常客，带我在
桌前找了地儿坐下，顺势招呼女店主：“老板，给下两碗酸菜面！”
然后把我推荐给女店主，说我是贵客，今天是特意专程赶来品尝
酸菜面的。女店主仿佛受宠若惊，连忙送上灿烂的笑容，嘴里道：
欢迎欢迎！抓起早已备好的面条往锅里下了。兴许觉得今天来的

有这个贵客，特意多下了一撮。
片刻工夫，飘荡着热气的两碗酸菜面，便被女店主连同她脸

上暖暖的笑容一起捧到我们面前。我和朋友对面而坐，两人举箸
而食，上下一搅动，久违的酸菜味儿便扑鼻而来。 闻着这浓浓的
熟悉的味儿，的确让人胃口大开。 朋友仿佛情有独钟，享用得非
常专注，很满足，只听“吸溜”一声，面条便像几条鱼轻盈地钻进
了他的口里，一张胖乎乎的脸，全都扑在了热气腾腾的面碗上，
“吸溜儿”“吸溜儿”，一声接一声。偶尔，扬起那张胖乎乎的脸，很
是自豪地问我：味道如何？ 我也实话实说：不错，真的不错！

还真应了朋友的话，这之后，我总要隔三岔五赶到这家酸菜
面馆要上一碗酸菜面，慢慢享用，慢慢品味着那股熟悉的酸菜味
儿，酸酸的，还是酸酸的，酸够了，便有了一种归家的满足，味觉
上的满足，痴情于故乡土地的情感满足，这些年，多是游走旅居
外地，经常回味家乡的特色小吃。总有一种感觉，在外，即便每天
都是山珍海味，它也远远不及这么一碗酸菜面。

一碗酸菜面，让我尝到了家的味道，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无
论在外走得多远，酸菜面的那酸酸的味道总是弥漫充盈在胸腔。 以大地为棋盘

陈静华

“我叫万琴棋 ，父亲给我起了个很文艺的名字 ，可
惜我既不会弹琴，也不会下棋。 大地就是我的琴弦，农
具就是我的棋子，我要把茶树种成诗行，把原本贫瘠的
土地变成最美的画卷。 ”

立冬时分，在平利广佛镇的秋河之畔，在帝景南山
研学教育基地，再次见到了这位干练的劳动模范、女企
业家万琴棋。 一头乌黑短发，目光透着睿智，灰色西服
衬托得她更加娟秀美丽。

秋河村头，研学基地后面便是千亩茶山，雨后的茶山，
娟然若拭，格外明媚。 琴棋指着茶山介绍道：茶是一种活化
的景观，你看满山翠绿的茶树，连绵成片，就像给山峰系上
的丝带，飘逸柔软，游客也很喜欢到茶山游玩，亲近自然。我
们流转了一千亩茶园，在推动茶旅融合的过程中，以茶为切
入点，逐步解决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问题。 这儿的研
学基地主要是针对学生， 以后我们公司还打算开发康养公
寓，为老年人服务。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多次陪学生来这里研学，目睹
了帝景南山的四季变化。 春天，新茶出芽的季节，城里
的孩子来这里采茶、炒茶、品茶，学习茶道，他们走进茶
园， 在老师的指导下， 有板有眼地开始采茶。 一捏一
提，一枚枚嫩芽被采摘了下来。宽阔的厂房内支起几口
大铁锅，孩子们将刚刚采摘的嫩叶倒进大锅，照着炒茶
师傅的样子 ，翻炒起茶叶来 ，不一会儿 ，锅里开始冒热
气，茶叶渐渐溢出汁液，黏糊糊的，有点烫手，待浅绿的
叶片翻卷成条状，渐渐变成豆绿色，捏一撮新茶放进杯
中，加入沸水，茶叶在杯中旋转、舒展，顷刻变成碧绿的
茶汤，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散……

初夏 ，黛青色的南山下 ，水光潋滟的稻田里 ，飞进
几只白鹭， 孩子们的欢笑声惊飞了那些悠闲觅食的鸟
儿。 稻田里，一群少年脱下鞋袜下到水田里，双脚亲吻
着泥土，弯腰插秧，溅起黄色的泥浆，他们栽下秧苗，也
播下希望。 劳动结束，孩子们走出稻田，赤脚踩着泥泞
的田埂，跨过田间小路，在清澈的河水里洗去身上的泥
污，也洗去汗水和疲惫，顷刻间，欢笑声吵醒了秋河，震
响了南山。 几个小时后，喧闹归于宁静，一行行青绿的
秧苗在水里照着影儿。

“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在高大

的孔子塑像下 ，孩子们净手后 ，手捧茶盏 ，向敬爱的老
师奉茶。师生们穿上典雅的汉服，理正衣冠，双手相扣，
鞠躬叩首，向至圣先贤孔子行拜师礼。 拜师礼后，同学
们朗声诵读经典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
于至善……”

在长满紫藤和葡萄架的小院中， 一群孩子团团围
住身着藕色、绿色汉服的女老师，他们正在学做非遗作
品———漆扇。几滴彩色生漆滴入水中，一把把素扇在水
和生漆中轻轻转动，一幅幅彩色山水画跃上扇面。

大院一角的白墙上书写着鲜艳的大字———“我是
小小规划师 ”，在这里 ，孩子们就地取材 ，抓起泥土 、花
草、砖瓦等模具，在沙盘上堆砌出自己心中最美的乡村
图，小桥流水，花木葱茏，屋舍俨然，厂房林立……

暑假，从城里飞来几百名研学的七年级新生，他们
在这里一住就是 ５ 天。包饺子、掰包谷、徒步、戏水……
师生们享受着这难得的乡村生活， 熟悉着这里的一草
一木。晚上，伴着阵阵蛙鸣入睡；清晨，听着鸟儿的歌声
起床，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趣！

平利县广佛镇土生土长的万琴棋， 是一个有着乡
土情结的人 ，她 1984 年出生 ，曾就读于黑龙江鸡西大
学，毕业一年后辞职返乡创业，一直从事农副产品的加
工销售 ，2014 年开始 ， 和丈夫一起将大部分精力放在
茶产业的生产研发、创新销售上，目前创办的帝景南山
茶业有限公司涵盖了茶叶的加工销售、研学实践、技能
培训、特色餐饮等多种功能。

午后，我们穿过雅致的后院，眼前挺立着两排秀颀
高大的水杉，披着金黄的盛装，仿佛卫士在护佑着这方
土地。 钻过后院的石门楼，便进入了“清风茶园”，几株
粉紫嫣红的醉蝶花前， 几位女士正颔首微笑， 凝眸驻
足，清风徐来，花香扑鼻。 沿着开满万寿菊和醉蝶花的
后山小路拾级而上，呼吸着山上清新的空气，我不禁慨
叹：原来美可以这样朴素，生活可以这样简单！ 对于善于
创造生活的人来说，无处不是辋川别业，无处不是“行到
水穷处 ， 坐看
云起时 ” 的终
南山。

酸 菜 面
张德森

平河梁冬韵
姜方平

奋进在路上 （歌词）

朿龙

叶佩佩，1989 年出生，现供职紫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对文
学的热爱，源自我对生命深度感知的渴望。读书可以领略这世间
百态，经历无数种别样人生。而文字，是我通往内心深处的幽径，
我享受在字里行间游走的时刻。 书写文字，于我而言，是心灵的
避风港，更是一场向内的旅程，愿这场这旅程可以安顿自己，不
断发现未曾察觉的自我。

相比爱情，岁月似乎更美好。 婆婆的爱情就藏在岁月里。
婆婆四十岁那年，外爷去世了。 往后的四十年，婆婆依旧深爱着
她昔日的爱人，这份爱是用寂寞做养料的。

我出生时，外爷早已去世。 有关外爷的回忆，是婆婆帮我填
满的。 虽然没有见过外爷，但我依然能想起他一脸正气的面容。
因为从我记事起，院子堂屋的正中央就一直挂着外爷黑白色的
照片。 婆婆也时常对着那张黑白照片说话。

夏日的黄昏是极美的，总能让人忘记时光流逝，适合每个老人
去回忆往事。每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婆婆就会靠在院子里的白色躺
椅上，回忆她和外爷的点点滴滴。 金色的阳光薄如蝉翼，轻柔地披
在婆婆的身上，阳光裹挟着空气里的尘埃，纷纷扬扬地轻舞，安静
又美好。 婆婆闭着眼睛，摇着那把羽毛蒲扇，面带微笑地讲述着她
和外爷的过去。 这一刻，时间便静止了。 时间，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你当它没有，其实就没有。

“可惜了哦，你外爷死得早，你没见过你外爷，他一米八几
的个子，走路都带风。 他还参加过抗美援朝，身上还有打仗时受
伤留下的疤。 ”婆婆平静的脸上有惋惜也有骄傲。

“外爷还打过仗？ ”我惊讶地问。
为了证明外爷曾经打过仗，婆婆翻出一个小箱子，小箱子

的年纪显然比我大得多。婆婆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的
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还有军功章。年幼的我并不知道这些历史意
味着什么，但从婆婆的眼神中，我感觉到这些历史足以让她度过
每一个寂寞的夜晚。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和表弟，还有婆婆躺在床上聊天。 表弟
打趣地问道：“外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帅？ ”

“那肯定帅啊！ 你外爷个子又高，气质好哩！ ”婆婆摇着蒲扇
一脸自豪地说道。

“那你呢？ 年轻的时候漂亮吗？ ”表弟又问道。
“我当姑娘的时候也漂亮哩！要不你外爷咋能喜欢我哦。”婆

婆眼里闪着光，脸上满是幸福，还有一点羞涩，逗得我和表弟哈
哈大笑。 后来我发现，婆婆只有在回忆她和外爷的爱情故事时，
她的时间才会静止。

在那些时间流逝的日子里， 婆婆守着外爷给她留下的念想
度过。除了院子里外爷曾经种下的树，还有外爷曾经穿过的军大
衣。 那件淡蓝色的军大衣早已泛白，袖口处也有了毛边，大衣里
面是厚厚的一层毛。 冬天的晚上婆婆会披着那件军大衣坐在火
炉边烤火， 睡觉时又会把军大衣盖在被子上。 即使没有见过外
爷，我也知道他一定身材高大，因为那件军大衣可以盖住我和婆
婆两个人。 由于睡得很早，每个冬季的夜晚都格外漫长。 婆婆会
早早地醒来，坐在床上等待着天空泛白，她披着那件军大衣，静
静地靠在床头，像是在等待，也像是在回忆。 那件军大衣就这样
温暖了我记忆里的每一个寒冬， 也温暖了婆婆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的回忆。

一日早上， 婆婆兴奋地告诉我，“昨夜晚上你外爷给我托梦
了， 他从伙房的阁楼递给我一个黑色的皮包， 让我一定要保管
好。 ”这个梦对于婆婆来说是幸福且美好的，可对于年幼的我来
说，却是恐惧的。年幼的我无法接受一个去世的人还能穿越生死
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从那天起，我每次一个人去伙房都害怕，我
会下意识看看那黑洞洞的阁楼。这份恐惧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婆婆给伙房的房顶盖上一层塑料顶，恐惧才慢慢消失。

婆婆对外爷是有依赖的， 她会对着外爷的照片分享儿女们
的生活，也会在无数个冬季的早晨对着空气喃喃自语，更会在自
己生病住院时告诉我母亲，也就是她的女儿，去给她爸烧纸，保
佑她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婆婆住过几次院，每次平安健康出院
后，她都会欣慰地告诉我，“你外爷保佑了我，你外爷死得早，他
的命都给我活了。 所以，我才能平安健康啊。 ”

婆婆的爱情是寂寞的，她一个人吃饭是寂寞，一个人睡觉是
寂寞，一个人生病是寂寞……一个寂寞套着另一个寂寞，连空气
里渗透的都是寂寞，无处不在。 只是，这份寂寞在和岁月从容不
迫的相处中，倒也变得和谐了。有一次，我问婆婆，“外爷去世时，
你才四十岁，为啥后来不再找个人过日子？ ”

“为啥要找？嫁给你外爷了，一辈子就是他的人。你外爷死前
我答应过他， 这辈子好好带大几个孩子就可以了。 我要是找个
人，以后我死了，我都没脸见你外爷！ ”婆婆的坚定诠释了她心目
中的爱情。她和外爷的爱情没有从青丝到白发，却把对方最美好
的样子留在了记忆深处，这份美好是起点，亦是终点。

婆婆四十岁时， 外爷走了， 婆婆在过完八十岁生日后也走
了。 半生岁月，半生寂寞；半生爱情，半生回忆。 婆婆没有如愿躺
在她最爱的人身边， 那块四十年前她就为自己买好的墓穴终究
只能空着。

梦 开 始 的 地 方婆 婆 的 爱 情


